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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高家庄，皮卡司机随即就通知了一
个人。从电话中听来，那人是高主任，应该是
高家庄的领导了。

高主任年纪不大，他让彭局长叫他小高
就好了。彭三郎说，还是叫小高主任吧。小高
主任同意了，左一口彭局长右一口局长。他先
陪同彭局长在村里走了走。高家庄规模中等，
比他们彭家庄大不了多少。村子里的人不是
很多，高主任说还是有人的，一部分在镇上打
工，还有一部分在高家庄的皮革厂打工。彭三
郎问皮革厂的税收怎样？高主任回答说每年
20万左右。彭三郎在心里算了下，一年20万，
一条路要30万，远远不够。

天色慢慢暗了下来。高家庄的暮色和城
里的暮色不一样。西南的金星率先挂了角，再
后来，天上的星星就像到操场上排队的学生，
一个个出来排队了。彭三郎跟着小高主任穿
越满是星光的夜空，来到挂有中老年活动中
心的一间屋前，推开一看，却是布有餐桌的小
食堂。里间烧饭，外间吃饭。

小高主任把在里间烧菜的女厨师王姐叫
了出来，告诉她，这是新来的彭局长。王姐乐
呵呵的说，彭局长还没有成家吧，好年轻哦。
小高主任打趣道，别犯花痴了，人家有夫人
了，长得比章子怡还漂亮。

王姐说，我有自知之明，你都看不上我，
人家彭局长哪里看得上我这个胖子。

彭三郎被调侃得很不自在，摸出手机，假
装翻短信。没有新短信，没有新电话。高家庄
像是一口井，陆镇长他们已把他丢到这个高
家庄这口井里了。彭三郎顿时有个奇怪的断
定，孤独这只兽，也就是和榆树河中的彭二
郎。他和他，在这孤独这口井里，紧紧拥抱。

王姐手脚很麻利，很快烧好了一桌土菜。
一会儿，有个拎着两瓶酒的中年人过来了。小

高主任介绍说这是大老板老周，就是村里开
皮革厂的，安徽人。周老板说他是小生意，还
请彭局长多多关照。彭三郎想，还不知道是谁
关照谁呢。

周老板不知道彭局长是叫着玩的，在桌
上口口声声说高家庄的领导好，村民好，尤其
是这个小高主任，年轻有为，有才华，有干劲，
是个老苗子。像是举贤。彭三郎跟着他的话也
表扬小高主任。周老板听到了彭局长的表扬，
当了真，先是代小高主任敬彭局长的酒，又带
着小高主任一起敬彭局长的酒。

因为频频站起，频频干杯，酒精在体里散
发得很快，彭三郎恍惚之中，干部的魂附上了
身，话音中带了官腔。

两瓶酒喝完了，减去王姐喝掉的三小杯
外，其他的都在三个人的肚子里。彭三郎估计
有三两左右，还是过了量。

彭三郎是被王姐扶到村里安排的宿舍里
去的。迷糊中，躺在床上的他还拒绝了王姐给
他脱鞋子。待王姐退出了房，他才甩掉脚上的
鞋子。听到两只鞋子先后落地的声音，彭三郎
感到太阳穴突突的跳，他刚刚肯定许诺了什
么。但他怎么也想不起来是什么，自己对小高
主任还有对周老板许诺了什么？一句也记不
得了。

彭三郎是被手机的铃声震醒的。这铃声
是用来叫小胖子彭小北上学的，设置在小胖
子上学前半小时，是为了防止张荞麦睡过了
时间而设置的。这边铃声一响，彭三郎立即拨
打张荞麦的手机，张荞麦不要接，这样既提醒
了张荞麦，又不用花钱。

手机那边继续没有人接。五六秒之后，彭
三郎收了手机，想昨夜的酒，昨夜的梦。彭三
郎在昨天的梦里写了很多诗，一行一行的，在
纸上写着。他每写一行，王姐倚在他的背后读
一行。王姐每读一行，小高主任就拍一次巴
掌。后来不知怎么的，就转到了拍卖现场，陆
镇长负责拍卖他写的诗，举牌的却是高家庄
皮革厂的周老板。乱七八糟的。也不知道后来
那诗拍卖出去没有，更不知道那诗的内容是
什么。彭三郎记得这首诗的题目：《到高家庄
看星星吧》。

彭三郎开了门，空气很新鲜，他背着阳光
看着自己长长的身影伸了一个长长的懒腰。
伸完懒腰才发现，王姐正在自来水那边洗头，
她用一把红色的塑料梳子将头发上的白身泡
沫往下梳，地上全是洗发液的泡沫，像是未化
的雪。

高家庄的日子比镇里闲适多了，但硬质
化道路的任务压住了彭三郎，他无法安心看
书，更无法安心写作，甚至呼吸都有紧迫感。
这样的感觉还是在高考前有过的。高考前，在
班主任的反复叮嘱下，他突然对于高考有着
莫名其妙的恐惧。班主任说，千万不要写错名
字，不要写错准考证号码，千万不要填错了答
案顺序。彭三郎已想象到了自己在高考时把
名字写错了，或者已把准考证的号码写错了，
他的高考成绩记在了别人的试卷上了。高考
成绩出来后，他是班上惟一上了本科线的人。
彭三郎高兴不起来，他私下怀疑是别人的高
考成绩，是另一个人写了他的准考证的号码，
把他的成绩记到了他的头上。他是一个小偷。

后来，彭永强请亲戚们喝状元酒，带着中
了状元的彭三郎一桌一桌地敬酒，满脸通红
的彭三郎不敢抬头，怯怯地伸手，也怯怯地叫
人。彭林元以为他喝的是酒，抢过来一尝，却
是汽水。彭林元瞪着一双不解的眼睛，但彭三
郎也不好说，其实他是羞愧，其实他是害怕，
这可能是偷来的大学生也值得祝贺吗？他很
担心万一正在吃饭，那个填错了准考证号码
的同学走进来，跟他索要正供在家神柜前的
那张录取通知书怎么办？

在后来，那种恐惧又延续到了大学里高
考体检复检上，彭三郎被那个给他测心跳的
校医魏医生狠狠地训斥了一顿，你这个小同
学，跟我开什么玩笑，为什么不呼吸？为什么
不呼吸？把我吓得半死！

彭三郎也不是故意想在那个魏医生面前
屏住呼吸，是那听诊仪的探头太冰凉了！被
那听诊仪冷不丁一激，他的呼吸就屏住了！
在焕然一新的师范学院里，彭三郎不敢问，
也不能问。他是一个混水摸鱼的人。彭三郎
不能吐出含在口中的那口泥水，直到拿到学
生证，佩戴上那枚白底黑字的校徽，彭三郎

才将那口泥水咽了下去，再环顾四周，彭三
郎觉得自己还是错了。他是全班，也是全院
个子最小的学生。女生们索性叫他小不点。
第一学期，他去得最多的是图书馆，胡乱地
看书，想找快速长高法。他悄悄买过增高
垫，快速生长针灸仪，还喝过快速生长液，
非常难喝的液体。还是没有用。后来，彭三
郎选择了一种倒悬法，将身体倒悬在双杠
上，世界顿时变了样。

高家庄的村部也配有双杠等健身器，双
杠下全是乱长的草。彭三郎抓住满是灰尘的
双杠，往上撑，一个也撑不了。他还是逼着
自己爬了上去，坐在双杠上，环视着高家庄
的村部，这个村部还是缺少一条通向仙女镇
的硬质化道路。想到要修这条路，还有这条
路的钱，彭三郎赶紧下来，差点崴了脚。彭
三郎以前总是瞧不起干部，说干部如何如
何，现在让他做干部，仅仅一条道路，就让
他急促不安，呼吸不畅。难怪张荞麦说他，
你也就剩下一个笔头子了。是的，他只剩下
一个笔头子了。结束这个所谓的挂职，他再
也不做什么后备干部了，也不来挂什么职
了。彭三郎想，他得回到属于他的榆树河
去，他不能再浪费时间了，他得好好读书，
他得好好写作，长诗《完成》还没有完成。

彭三郎忍着脚疼回到宿舍，又打了一个
电话给白若君。白若君说正准备打电话给彭
局长呢。彭三郎向白若君解释了后备干部的
一些误会，他说他以为是送文化下乡，却是
做后备干部。你说我像干部吗？你说我能做
干部吗？白若君回答说，彭局长过谦了，世
界上最好做的就是干部。彭三郎说，那是我
们书生的想象而已，你来帮我筹这三十万？
白若君说，你还真不能做干部，这三十万又
不需要你从工资中扣？你慌张什么，千年不
赖，万年不还。这八个字你听说过吧。你最
多活一百岁吧。还有，你在乡下能有几年，
反正先拿规划，我看你先把交通设计图做好
了就行了。这个设计图吧，我估计也不需要
你做。因为你是挂职干部，又不是实职，再
说了，修路这事你不要乱掺合，千万不要乱
签你的名字…… （二十九）

长篇小说

非虚构

我家的屋不能住了，要倒塌，我找过他。
我父亲住院了，没有钱看病，我找过他。他的
拒绝和敷衍，他的高高在上的表情和不屑一
顾的厌烦，我今生不会忘记他。我必须记住
他。在我心里，他是权力的魔鬼，操纵着我和
我父亲在更难过的日子里挣扎。

关于五保，我想说我不叫五保，不叫。
这种含有污蔑性的称呼一直压迫着我。我一
辈子都没有释然。背着这样沉重的灵魂桎
梏，我向谁索要心灵的平衡？命运的阴影如
影随形。可怕的苦难背后，有挥之不去的深
入骨髓的耻辱。它像影子一样如影随形，梦
魇一样纠葛在深夜的惊恐中。五保是一种社
会制度，是国家给予没有生活能力人的一种
生命保护。但是在民间，演绎成为一种歧
视，一种对弱势力量的侮辱。现在国家给生
活困难的家庭实施低保待遇，享受到低保的
人却是那些掌权者和掌权者的亲属朋友。真
正生活困难的家庭，却享受不到国家的低保
政策。社会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人
的思想理念、价值观也今非昔比。命运的不
公一直存在，从古自今，弱者一直弱，强者
一直强，弱肉强食，自然规律？庞大的人
类，有思想、有理智、能克制的人类，在欺
压、迫害和自私自利中，人性变得面目全
非。

我想说每一个人都不是身背黄金来到这
个世上，事实是每一个来到这个世上之后，所
笼罩的光环完全不一样。不公平从降生的这
一刻开始注定一个人的卑微和强大，这是命
运铭刻在你身上的影子，先于沉重的负重施
加在你身上，或匍匐于地永不得翻身，被人耻

笑、侮辱、轻贱。或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于心中长存浩然之气，用毕生的努力改变命
运的歧异。一个人不能选择怎样出生，但是能
够选择怎样活着。我自幼年知道人活着必争
气，世上有繁华三千，不是自己的，绝对不能
屈辱去拿。人必活出人的样子，活出人人尊重
的样子，绝对不能卑躬屈膝，任人践踏。

屋后一片闲地，闲地上有枣树、榆树、苦
楝树。

枣树在西北角，靠近地界，是一株长枣
树。枣树旁边是一排小榆树，篱笆一样隔开我
家和叔家的地。

地北端长一株苦楝树，在堂姐家的土墙
根。堂家的女儿红把钥匙忘在家里，她从楝树
上爬过去拿钥匙，我站在树下托她的脚。

地中间也是榆树，手腕粗的、脚脖粗的，
歪着的，斜着的，断枝扭曲着耷拉下来。

春天第一朵花是榆树的花。光秃秃的榆
树上黑色的花蕾黑玛瑙一样透亮，一粒粒排
列整齐，像春天的发卡，别在早春的枝头。那
些黑色的花蕾里露出绿色的铜钱，一串串，一
簇簇。

父亲在榆树枝上摘榆钱花。
父亲用榆钱花蒸咸窝窝。
大的小的榆树都开花。一朵花蕾开一次

花，一棵树，一年只开一遍花。等不到榆钱花
老，青嫩嫩的花片刚冒出来便被一双手速速
地摘去。榆钱花落入柳条编的小菜篮，落入黑
砂盆，掺上玉米面，蒸出黄色的窝窝，窝窝里
可见榆钱花。有榆钱花陪衬，生涩难咽的玉米
面窝窝多了几分绵软。有时是红薯面掺榆钱
花，红薯面质软，呈乌黑色，属于最次食物。红
薯面既无营养又没韧度，蒸窝窝是勉强做成。
父亲把榆钱花掺进去，味道大变，小窝窝软软
的，黏黏的，吃嘴里像粘糕。

我喜欢吃红薯面做的榆钱窝窝。
从榆钱花开始的春天，是饥饿的春天，也

是有了补给的春天。摘完榆钱花，榆树的叶长
出来，嫩的榆树叶青菜一样柔和，散发出一股

异常让人兴奋的芬芳。父亲用红薯面掺榆树
的叶蒸窝窝，有点涩，比净红薯面好吃。

当春天的榆树和冬天的榆树一样时，屋
后的榆树赤条条地站在春天的风中，春风唤
来的花没有了，树叶也没有了，赤条条的树
身，赤条条的枝头，一只瘦弱的麻雀站在枝
头，傻愣愣地瞧着这个异样的春天。榆树的花
吃完了，榆树的叶长出来一点吃一点，每天还
有无数的眼睛等在榆树的枝头。

大早上父亲起来走到屋后，他在屋后的
榆树旁等新的榆树叶长出来。他慢腾腾地在
屋后走，从一株小树走到一株大树，在那排一
米多高的篱笆一样的榆树边站住，他看到小
榆树的枝桠上冒出一簇嫩芽。春风在他背后，
吹醒沉睡的小树。小树牙焕发出青绿的树皮。
我的父亲伸手摘下了小树上的榆树叶，握在
手心里。然后转身离去。

在父亲转身离去的时刻，身后一个和他
一样不高的老头迅猛地窜过来，挥拳打在他
的脊背上。

父亲像被蛇咬一样回身，他毫不犹豫地
回过去一拳。

他们都知道对方是谁。他们不管对方是
谁，只要侵犯了，就要打。

他们扭打在一起。身体的推进撞断了小
榆树，小老头大声地吼叫着，谩骂着。父亲吼
叫着，谩骂着，连根拔下那些小榆树，对着那
个小老头鞭子一样甩去。小老头狼一样冲上
去，拳打脚踢。

小榆树倒下一片。没有倒下的，被父亲一
个一个拔下来，在膝盖上折断，扔向小老头的
脸。

小老头眯缝着眼，仇恨在他的小眼睛里
翻滚。他再一次蹦起来，把拳头伸向父亲离去
的脊背。

父亲转身，一把拽住他，像抓住小鸡一样
把他提起来，向南墙扔。在那个小老头的头即
将撞到南墙上时，父亲松了手，把他丢在地
下。

父亲背着手向村外走去。
这是我看到的唯一一个打过我父亲的

人。我憎恨这个打我父亲的人。十几年我没有
和他说过一句话。我每天从他屋门口经过，上
学和下学都看到他，看到他，我心里充满仇
恨，也充满恐惧和担忧。

我应该喊他叔。父亲的叔伯兄弟。
一天，有人指着一个臃肿的老太太说：这

是你大娘。
苏北人称大伯母为大娘。
我们称大伯母为大娘有着深刻的人文关

怀。就像长嫂为母，长兄为父一样深情。大娘
有着比娘更厚重更权威的意义。

在冗长而贫瘠的生存环境里，大娘的含
义并非真实意义上的大娘，它被现实扭曲为
路边问路人张口即来的问话一样随意，有几
分尊重，但无实质意义上的浓浓亲情。

我不关心大娘打哪里来，来做什么。
她与我有什么相干呢？
我瞥一眼，远远地跑走。
瞥一眼，我分明看清楚了她。
她是一个头发干硬花白的老人，宽大略

长的脸，浮肿、刻板，脸上没有任何与我亲近
的表情。她的眼睛是遥远的，我看不到她眼睛
里的光芒。我看到她的手指筷子一样长，她的
胳膊腿也极其粗壮修长。脊背很宽，属于那种
人高马大型的女人。在她步入老年之后，这样
高大的身躯除了笨重之外便是难以负荷的沉
重了。

她一直坐着。动动胳膊，动动手。她不停
地说话，她的声音有点沙哑。她说话的时候，
露出嘴里白得发灰的牙齿，牙齿有一点外呲，
嘴唇也随之撅起来。

大伯母说话的声音不高，轻缓而轻柔，带
着低低的哑音。我喜欢听她说话的声音。她却
没有拉住我的手，问我什么。她说出的话，都
是我不喜欢听的。她说：聋子不过日子，是败
家子。又懒又脏。是说我父亲，她的小叔子。带
着恨铁不成钢的恨意。 （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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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说

□阿 宝

事情是从我浑身痉挛开始的。
那一年，上大学不再是由公社革委会推

荐了，而是要通过考试。
我必须承认，我很不幸运，这一年我刚好

读高二，也就是说，想上大学就必须考试。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在怨我的父母，

怨他们没有早几年恋爱、结婚，早几年生下
我。如果是那样的话，没准我已经是被推了
荐，夹着牛皮包在天安门城楼下晃来荡去。

但我成了恢复高考制度后祭坛上的第一
批牺牲者。

联想起“祭坛”和“牺牲”这不是偶然的，
因为我的奶奶每天早晨起床净手后的第一件
事就是焚香祷告，祷告的内容千篇一律：菩萨
保佑，菩萨保佑，保佑我家宝伙上大学、做高
官、娶房好婆娘。

“宝伙”是家里人唤我的小名。
让菩萨保佑我上大学，对此我很烦；接着

要菩萨保佑我做高官，这让我发笑；至于让菩
萨保佑我娶房好婆娘，我倒是想过，菩萨就是
观音菩萨，她很漂亮，想必她给介绍的女子一
定也会很漂亮。

那一天早晨，太阳忒晴朗，透过玻璃窗户
射进来，正好罩在我的头上。

老师正在讲文言文《垓下之围》。我在想
项羽，想通体黑亮的宝马乌骓，更想让英雄项
羽爱得不知所措直唤虞兮虞兮的虞姬。

后来，我的双眼开始散光，老师的声音也
渐渐消失，只看见他实在有些丑的嘴在一张
一合。那有些下坠的嘴角让我想起马缰长期
勒索后的马嘴。还有那两排被烟卷熏得黑乎
乎的牙齿。

我开始看窗外。
一只壮实的雄鸡在那棵塔松底下，先用

右爪刨，再用左爪刨，鲜红的冠子像一面旗
子，在它顶上一会儿右飘，一会儿左飘，五
六只母鸡紧密地团结在那面旗帜的周围。只
一会儿，那雄鸡抬起了头，先运足了气，仰
起脖子一声咏叹，我觉得比我们音乐老师的
气韵还长。不过这不好比，它是雄鸡，音乐
老师是女老师。雄鸡在喉头完成了最后一节
回音之后，在母鸡队列中看来看去，一副林
立果选妃子的派头，最终骑到了一只小母鸡
身上。

我向塔松顶上望去，一阵阳光扎得我头
晕目眩。

我确信会发生什么事的。因为我的左心
室开始痉挛。

我再去找塔松下的鸡，它们已经心满意
足地消失了。几羽乱毛在树荫下颤动。塔松根
部的泥，被刨得一个坑一个凹的，就像《少林
寺》电影里我们所看到的武僧练武厅里坑凹
不平的地面。

在这个场面上，我的双眼再次出现散光。
我把眼光聚集到远处的水泥地面的篮球

场。强烈的阳光从平滑的水泥地面上弹起来，
突然像一把乱针，飞向我的双眼！

“唐门暗器！”
我死定了。所有的眼光都像唐门暗器罩

住了我周身的命门和穴道，而尤其以老师的
劲道最强，我甚至觉到印堂穴正承受着致命
一击。

我知道我犹如犯了江湖大忌一样搅了课
堂秩序，所以我决定主动站起来。

“谁让你站了？”
“哪门子暗器？”
老师这两招点了我的哑穴。同时也点了

全班同学的笑穴。
老师不笑，我也不笑。

“笑什么笑？这种人值得笑吗？”
老师这一招立即解了全班同学的笑穴。
老师说继续上课。
我开始打腹稿，写检讨书。这肯定逃不

了。坐在我左前方一排的阿蓉小幅度地回过
头来剐了我一眼。我一下子心虚起来。

到底是九个半门派的掌门人，阿蓉这一
眼像柳叶刀从我鼻尖下扫过，我头皮发麻。

“尊敬的老师：由于我学习目标不明确，
所以我学习态度不端正；由于我不能严格要
求自己，所以我上课开了小差；由于我不求上
进，所以我成绩落后；由于我胸无大志，所以
我有混混的思想；由于我……”

“停！”
我抬起头，又看到了那对下坠的马一样

的嘴角，只是比平常坠得更厉害。我茫然放下
手中举着的书面检讨。

“先说是哪门子暗器。”
“唐门。”
“唐门是哪门？”
“独步天下的四川唐门，能在身体的任何

一个部位发出致命的暗器，令中原英雄不寒
而栗……”

我为自己突然进入角色而羞愧。
办公室里的笑声像蘑菇云一样腾起。

“这都是谁教你的？”
“金庸。”
“谁？你父亲？”
“不是。是就好了。香港写武侠小说的。”
“你看武侠小说？”
“课余。”
“要高考了，你还有课余？”
老师让我滚的时候，太阳早就滚下山

了。
刚出校门，左拐，从电灯杆后面闪出了

阿蓉。
“熊了？”
“没有。”
“那表扬了？”
我真想把她扫帚一样的喇叭裤撕掉。

“那晚上去吗？”
“老师罚我背《垓下之围》。明天早上

检查。”
“那你不去了？”
“不去。”
“我哥说，今晚是个大阵子，还说是集

团作战，要组织严密、指挥得当，否则后果
不堪设想。

“我哥房间里从前天起就挤得满满的
人，说这两夜都是坐着睡觉。

“我哥他们抽什么烟你知道么？是良
友！香港的！

“九节鞭很厉害的，不动的时候像蛇，
动起来的时候像棍，他们中有三个师兄弟玩
这东西。”

“我现在去看看行吗？”
“绝对不行。我哥说了，天机不可泄露。”
阿蓉的哥哥肯定有名字，但阿蓉从来都

只喊“我哥”。
我不知道阿蓉“我哥”的学名，但我晓得

他在全城小青年中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叫“壁
虎”。

我进城插高二班读书的时候，在拥挤的
轮船上，父亲小心翼翼地告诉我，农村户口的
学生，如果考不上大学就只好回家种田，种田
虽说很光荣，但毕竟太苦了，唉──

父亲语重心也长，我却听得发腻。
我晓得自己不是上大学的料，我最烦别

人跟我商讨考不上大学的危险性。
轮船由东向西行。8月的农村田野里布满

了待镰的稻谷和云絮般的棉花。太阳光压过
去，稻谷和棉花都低垂下脑袋。热浪从田埂上
滚过，远处的村庄在后退的过程中飘飘然，像
要蒸发掉一样。

船舱里更是充塞着莫名的体味。我找不
到一个准确的名词来告诉你，那到底是怎样
的气味，有别于牛棚、鸡舍，也不是猪场里的
气味，但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却未必小于那
些地方。

父亲物我两忘，两片嘴唇一张一合的样
子像个卡通。

我再次把目光移到舱外。
河水带着清凉的气息以波浪的步伐远

去，而一路冲刷着河堤的浪花却紧紧追赶着
轮船。它们从倾坍的河岸奔过来的时候，是深
褐色的；而当它们从一排芦苇跟前掠过追上
来的时候，是洁白的，我想，应该像奔跑的羊
群。

那天刚下完一场大雨，牌楼路上布满水
塘，“壁虎”带俩兄弟去见福爷。

我转过头看到走道那边的座位上4个小
青年正在头头是道地说什么。

壁虎肯定是个人物，而福爷一定是个高
人。我这样想。我看不清说话的人，流行的
大背头发型像笼头一样罩住了他们的脸部。
褪色的牛仔喇叭裤，把他们的臀部和大腿绷
得快要开裂了。

这时有两个泰州小瘪三迎面走来，壁虎
只顾关照俩兄弟见了福爷要行怎样的礼，没
曾想一脚踩到了激砖上，一串泥水溅到了泰
州小瘪三的白球鞋上。

你猜怎的？那小瘪三两眼一瞪，伸手一
拦：朋友，没长眼睛吗？壁虎俩兄弟抬腿上
前，没开口倒被壁虎两臂格开：吆，光顾了
说话，没想到踩了激砖，实在对不起朋友！

我顾不得父亲皱眉头，索性就转过身
去。

对不起顶屁用，快，替老子擦净！
俩兄弟喊了一声“沙堡小”又准备上

前，壁虎不愧是老大，再一次拦下俩兄弟
说：我擦，便掏出手帕。

手帕擦得干净白球鞋吗？老子要你舔！
沙堡小脸上的肉都在忘乎所以地跳。
壁虎是什么量气，他一点不计较小瘪三

的蛮横，只说：舔也不顶事，不如赔你一双
新鞋吧。

我周身的血都在奔突——壁虎大哥，我
一定要拜见你！你是我梦中命中的大哥！

小瘪三八成是个木冲子，喊了一声“皮
在身上、肉在店里”，扬手一拳正中壁虎左
眼。玄即，壁虎左眼眶隆起，左眼充血。

俩兄弟再不顾老大的阻拦，眦目欲血：
我操，到了楚水城也不问问壁虎爷是谁，竟
跟太岁玩横，今天非劈了你不可！

我最讨厌人卖关子，就像讨厌老师出题
不公布答案一样。这家伙在节骨眼上又是咳
又是吐的，还使劲摇着破芭蕉扇。

“壁虎爷”三字一出，小瘪三脸上当即
脱了色——壁虎爷？妈啊！喊妈顶什么用，
喊奶奶也晚了。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壁虎一边眨巴着左眼，一边说：朋友，壁虎
我已被二位逼得无墙可倚了，划道吧！

小瘪三连喊：虎爷爷，我们就是来投你
门下的，不曾想……我看着那张唾星四溅的
脸，我已经想象得出小瘪三怎样的下场。

进城读书也好，我一定要见见英雄壁虎。

我晓得我是乡下孩子，不该在城里学生
堆里显头露脸的。

但我没想到女同学阿蓉比我们村里所有
女人都美，更没想到放学的时候她带着几个
男生拦住了我：“乡巴佬，思想意识有问题吧？
怎么老盯着我看？看脸也就算了，还看我的
胸！”

“找死！”几个男生不由分说扑到我跟前。
我承认我看了，但我更喜欢战斗。我一点

没因为理亏而手软。
一阵灰飞尘起。

乡巴佬，你等着，壁虎大哥一定教训你
的！男生们捂着拐着退去了。阿蓉鄙视里有些
惊异的神色。

“壁虎，谁认识壁虎？”我不顾阿蓉是
否会喊我流氓，一把拽住阿蓉的手。

阿蓉不惊不慌：“我哥！壁虎是我哥。”
阿蓉答应帮我忙，介绍我到壁虎门下。

我则成了阿蓉新一任保镖。
阿蓉让我送她回家。那天晚上没有月

色，天黑乎乎，只能摸索着移步。阿蓉住在
北门外，狭窄的巷道里连路灯都没有。一只
猫从路中心一声尖叫窜上一座低矮的棚顶，
一队绿眼睛盯得我心里发毛。

我努力地看阿蓉。我的眼神一定摸到了
她的美丽。

她说不许看。
然后告诉我“壁虎”的由来。
我哥小时候总是淌鼻涕，用大人的话说

是通了长江。我们家邻居和全学校的人都喊
我哥“鼻涕虎”。我哥学习不行，但劲大，
也好斗。我哥13岁时跪在福爷的门前不肯起
来，直至福爷应允了收他做徒。拜师一年之
后，我哥在体育场一人斗5人，把5个仍然
喊他“鼻涕虎”的打得满地找牙。我哥新换
的门牙也飞掉了。福爷知道后只说了一句

“明天教你摔跤”，就带我哥去镶牙。福爷掏
出一个布兜交给楚水城有名的牙医张大牙
说，镶个纯金的。张大牙又是做模又是上
药。我哥不仅流了鼻涕，还淌了口水。福爷
掏出手帕给我哥说，壁虎能登高飞檐，你就
起个号叫“壁虎”吧，也好记，跟“鼻涕
虎”又接近。

福爷的话比皇帝的话还管用。我哥便让
兄弟们在街上亮开嗓子跟他打招呼。壁虎老
大去哪儿？壁虎老大那事派出所管不了，你
一定要去。

到阿蓉家门口的时候，敞开的门却漏不
出灯光，我刚从暗处出来，眼睛不大适应，
但我看见有一堵巨大的黑影向我压下来：哪
儿来的野小子，阿蓉，让他快滚。

我滚得很快。从他的步态和发声中我猜
得出那是壁虎，允许我快滚是他对我的宽
容。我一点不怨阿蓉。我毕竟看到了壁虎，
尽管是一个模糊的影子。

《垓下之围》我终究不能流畅地背完。
老师一挪嘴角，我知道是让我站到墙角

处。老师以为是惩罚我。我在墙角却正好能
在老师背后看到阿蓉。

糟了。阿蓉的眼睛又红又肿。
我的内心再次剧烈痉挛。我的预感像苍

蝇一样嗡嗡叫着围着我昨晚梦见的一滩血。
老师很威严地训话：从今天起，寄宿生

没有班主任的允许，一律不许出校门！昨天
晚上体育场发生了一起恶性斗殴，歹徒双方
动用了砍刀、棍棒，还有九节鞭。

我的心一紧。
50多人受伤，老师说，最严重的可能命

都难保，除了侥幸逃脱的，公安机关已逮捕
案犯100多人，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

“报告！我肚子疼。”我打断了老师的
话。老师谈兴正浓，一点不介意我的冒犯：
去息一会儿。

我随即窜出了教室。
已经是正午时分了，体育场一片沉静。

劣质草皮的足球场，布满了癞疤，看了让人
恶心。阳光惨淡，锃亮的双杠在我的搓摩下
反射着马口铁的青冷的光芒。

我禁不住又是一阵痉挛。
我漫无目的地在草地上游荡，我很懊

恼，一种强烈的失落感像九节鞭一样直捣我
的要害。先是像蛇一样爬进我的心脏，后又
像棍点戳我的脑门。

真的，我懊恼不已。
尽管我已经看不出这一地枯草曾经怎样

倒伏，谁的血浇在发角球的位置上，遭到重
击的号叫是怎样怒射破门的，在炭渣铺就的
跑道上胆怯的人能跑多快。

我想象不出。
我到现在都说不清，我怎样想到要站在

罚点球的位置上。在那个点上，我看到有一
个耀眼的光斑。我因痉挛而弯下腰去。我拾
起了一颗金牙。

我无法抑制我的泪水。这是我少年时代
最悲伤的一次流泪。

英 雄


